
桑金伟

这里的“临观”是余姚市的
临山镇和慈溪市的观海卫镇的合
称，“把总”是古代某级军官的称
谓。一言以蔽之，“临观把总”就
是明代临山卫和观海卫的军事统
领 者 。 其 实 除 了 这 独 特 的 称 谓
外，临、观两地很少被联系在一
起，因为早年间临山卫与观海卫
不仅隔了县，而且隔了府，前者
属绍兴府，后者属宁波府。

先得说说卫所制度。它是明
太祖朱元璋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
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
制定的，是明朝军队的一项重要
制度，尤其在抗倭中发挥了重大
作用。浙江沿海是倭寇危害较深
的地区，因此卫和所建得十分密
集，至今卫所制度留下的痕迹也
较多。

可以将当时的卫分成两类：
内地的卫和沿海的卫。前者是设
在府城的卫，它与当时的行政建
置 是 对 应 的 ， 如 杭 州 卫 、 绍 兴
卫、台州卫等。后者是特设备倭
卫，完全出于海防的需要而置，
它与行政建置没有对应关系，一
府可以不设卫，也可设数卫，如
宁波府就有观海卫、定海卫、昌
国卫。

卫 下 辖 所 ， 一 卫 也 可 设 数
所。如定海卫就下辖了5个所。

让我们沿着凸形而圆润的杭
州湾南岸由东向西追寻，5 个卫 9
个所便密集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定海卫(今宁波市镇海区城关)，大
嵩所 （今鄞州区瞻岐镇大嵩村），
郭巨所 （北仑区白峰镇郭巨村），
穿山后所 （今北仑区柴桥街道穿
山村），舟山中、左二所 （今舟山
市定海区）；宁波卫 （今宁波市
区）；观海卫 （今慈溪市观海卫
镇）， 龙 山 所 （今 慈 溪 市 龙 山
镇）； 临 山 卫 （今 余 姚 市 临 山
镇）， 三 山 所 （今 慈 溪 市 老 城
区)，沥海所(今上虞区沥海镇）；
绍兴卫 （今绍兴市区），三江所

（今绍兴斗门镇三江村）。范围涉
及现在的宁、绍、舟3个市。

让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些，
在东起今慈溪的龙山镇西至今上
虞的沥海镇，在不足现代大炮半
个射程的约100公里的范围内，竟
设了 2 卫 3 所。其中临山卫辖三
山、沥海 2 个所，观海卫辖龙山
所。这 2 卫 3 所所在行 政 区 域 和
军 事 管 辖 很 不 对 应 ， 在 当 年 ，
沥 海 所 行 政 区 域 属 上 虞 县 ， 但
军 事 上 由 属 余 姚 县 的 临 山 卫 管
辖 ； 龙 山 所 属 镇 海 县 ， 但 由 属
慈溪县的观海卫管辖。这 2 卫 3
所的区域就是临观把总的军事管
辖范围。

明朝的军阶官衔非常复杂，
不仅常处于动态中，而且同一官
名在一般军营与卫所体系中地位

也有不同，本文只能略说。明代
军阶由高至低大致分为提督、总
兵、参将、游击、都司、守备、
把总等。据载，在浙江设总兵官
一人，下设杭嘉湖参将、宁绍参
将、温处参将、台金严参将。宁
绍参将以定海卫为驻地，统辖现
在的宁波、绍兴、舟山地区的防
务。

卫所虽多设于洪武年间，但
倭患最厉害的却在嘉靖年间。为
更有力地抗倭，就要发挥卫所的

“组团”力量，用现在的话说，就
是建立联动机制。为此，嘉靖年
间浙江沿海增设了 4 员备倭把总，
他们是：海宁把总，总管杭州湾
北岸；定临观把总，管临山、观
海卫、定海三地；松海昌把总，
管松门、海门、昌国三地；金磐
把总，管金乡、磐石二地。嘉靖
二十八年，又把定临观析为定海
把总、临观把总，把松海昌析为
松海把总、昌国把总，把总增至6
员。

把总，从字面看是总领、总
管 的 意 思 。 据 《中 国 历 史 大 辞
典》 述：“把总，官名。明代始
置，为基层领兵官。分设于京营
三大营及各地总兵之下。属京营
三大营者，位在千总之下，设于
永乐二十二年 （1424年）。属总兵
者，位在守备之下，无品级，无
定员，分属所领之兵……”

有人做过简单直观的类比，
说把总相当于正连级。又有一些
人认为，把总在明代相当于正七
品的官。我以为，在战事吃紧的
沿海卫所体系中，把总的品级远
不止七品，此将在后文再提。

我 不 知 道 临 观 把 总 共 有 几
任，只能罗列我所读到的，刘朝
恩、耿宗道、周粟、陈九思、刘
祖衡、张四维、马自进等。

刘朝恩之名如雷贯耳，因为
他是一位守浒山 （三山所） 城的
英 雄 。 道 光 《浒 山 志》 在 “ 乡
彦”篇里有“刘朝恩”一节：“刘
朝恩，不详其籍贯。嘉靖三十四
年五月，倭寇三千余众自后海登
岸 ， 掠 上 林 及 梅 川 ， 攻 所 城 甚
亟。朝恩率兵弁，募城內外绅士
守御，相持十余日。城陷，朝恩力战
拒之，会贼头目中矢死……”浒山

（三山）城终于保住。节后有注释
介绍当时作战背景：那时刘朝恩
接调防通知后，已离浒山 10 余公
里外。浒山正遭大雨，城墙倒塌
数十丈。倭贼欢呼，叫嚣浒城唾
手可拔。刘接报后策马返回。有
人劝说，既已外调不必再返。刘
叱 道 ：“ 大 难 当 头 ， 我 岂 能 避
之！”返抵后刘一面率众运木设
障、城头尽抛矢石，一面自己找
个隐蔽处暗中向倭贼射箭，一箭
击 穿 倭 贼 头 目 的 咽 喉 ， 众 贼 溃
散。这实在是一则很好的爱国主
义教材！

在我眼里，备倭把总不仅习
武，而且还“雅重儒术”。如耿宗
道、周粟分别主撰了嘉靖 《临山
卫志》和嘉靖《观海卫志》。

耿 宗 道 原 为 直 隶 太 仓 卫 千
户 ， 嘉 靖 四 十 三 年 升 任 临 观 把
总。有碑记其德行，《临山卫志》
录 有 碑 文 。 耿 宗 道 在 《临 山 卫
志》 上的落款是：“钦差把总临观
以都指挥体统行事耿宗道采辑”。
都指挥使秩正三品 （也有说正二

品）。看来，用现今的话说，耿宗
道是“低职高聘”了。

周 粟 在 《 观 海 卫 志 》 的
“跋”中落款是：“嘉靖壬戌秋望
日总兵临观戎政前进士桂林周粟
谨书”。此落款提供的信息除了日
期外，还有：把总，军事与政务
都要管，即所谓“戎政”；周粟进
士出身，籍贯为桂林。在 《观海
卫志》“序”中，地方总兵卢镗写
道：“钦授临观把总周粟，发身武
科，雅重儒术，援枹之余，辄留
心于卫之志……”从中看出，把
总也是钦授的，周粟是武进士出
身。

《观海卫志》列出了31位浙江
沿海备倭把总的名单，他们的军
衔大多为指挥佥事，有的更高。
指挥佥事秩正四品 （也有说正三
品），看来备倭把总好比应急性的

“联防团长”，本身是没明确品级
的，但担任备倭把总的人是要有
品级的，而且品级并不低，至少
要高于前文讲的“正七品”。

你若去嵊泗枸杞岛，不要忘
记去观瞻一下岛上岗墩峰顶的巨
石。石高约 6米、宽 8米余，上镌

“山海奇观”四个巨擘大字，下有
明晰的落款：“大明万历庚寅春，
都 督 侯 继 高 统 率 临 观 把 总 陈 九
思、听用守备宋大斌、游哨把总
詹斌、陈梦斗等督汛于此”。该石
刻为研究明代抗倭史提供了实物
依据。落款中陈九思位于第二，
亦可证明临观把总并非等闲之辈。

我的家乡西有“临山”，东有
“观海”，光听听地名就感到诗意
十足，它们都是浙江省历史文化
名镇。

话说昔日的“临观把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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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栖霞坑的路上风景如画。车
子沿着山路盘旋前行，旁边就是水
平如镜的亭下水库。那是一个明媚
的春日，玉兰正烂漫，打开窗，深
呼吸，这里的空气湿润、甘甜。经
过溪口镇董村，车路的尽头就是栖
霞坑村。

《四明山志》 说，栖霞坑原称
桃花坑，“在二十里云之南。山岩
壁立数仞，延袤数百丈，其石红白
相间，掩映如桃花初发，故名。”
唐朝诗人陆龟蒙在 《四明山九题
诗》中有“云南更有溪，丹砾尽无
泥”之句，提及的“云南”即桃花
坑，直至清末才改名为栖霞坑。

栖霞坑村民主姓王，王氏在此
居住已有 500多年。据 《四明栖霞
王氏宗谱》记叙：此地为东晋书法
大家王羲之后裔聚居地，王羲之曾
隐居在奉嵊交界的六诏。村中的

“王氏宗祠”也叫“敬承堂”，是栖
霞坑村的王姓祖堂，建筑采用青
砖、青石、榧木为主要材料，古朴
高雅。柱头上雕龙绘凤，月梁上刻
着双龙戏珠图。

而“显应庙”则是全村王、
周、何、孙四姓的宗庙。庙内有戏
台和大殿，殿的前面高高悬挂着书
有“赏善罚恶”的大匾。此庙为清初
建筑，大殿最中间书有“德媲甘棠”，
落款为雍正乙卯年，即1735年。

村口还有一座老祠堂，名“式
谷堂”，也叫“洽成祠堂”，建于
1896 年，可惜大部分已坍塌。只
有高高的五重马头墙下还残存有精
致雕刻，门楣上有“源远流长”

“世袭槐荫”等字样，透着厚重的
文化底蕴。它是早年同盟会成员王
恩博的祖堂，由王氏太公创建。祠
堂斜对面的那幢老屋，门头上的

“润庄”两个字极为显眼，门楣上
方雕刻着“独占鳌头”图案，门庭
背后是“喜鹊迎客”。这个润庄，
又叫“洽成阊门”。这两处古建筑
都以“洽成”命名，由王洽成出资
所建，他以贩卖柴爿起家，发迹成
为巨富后，不忘村民，造福桑梓。

村里有三座古桥。村口的长寿
桥，为单孔拱桥，桥面上铺有鹅卵
石，桥墩则有薜荔和老藤缠绕。村
中间的长安桥是座廊桥，我去的时
候正在翻修，建于清同治初年，至
今有 100多年历史，也用鹅卵石装
点桥面。桥旁有几株古樟，桥的北
岸是关帝庙。在村尾的西口，南培
岭筠溪上还有座永济桥，为单孔石
拱桥，建于清乾隆初年。它连着栖
霞坑村的千年古道，以前是奉化去
余姚、绍兴的必经之路，也是唐诗
之路浙东段的重要通道。站在桥
上，近观桥下溪水潺潺，巨石凛
然；远望峡谷深处，松竹青翠。

清代的《四明谈助》里提到了
栖霞坑，说明此书刊行的 1828 年
前后，此处已经叫这个名字了。书
中说：“坑上有栖霞岭，从奉邑董
村达嵊县唐田等处路。坑内多应姓
聚居。两岩崇竦，绕竹木，夹溪逼
视，曲突相错。”出村后可以“仰
见，徐凫岩瀑布摇曳空中”。由此
可见，徐凫岩瀑布下的栖霞坑，就
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皮日休诗中多
次提及的“桃花坑”。

遥想当年，诗人们走在古道
上，漫步赏景，作诗吟唱。如今，
我们不妨也循着古诗前往，或可一
温旧梦。

唐诗小驿栖霞坑

孙建宁

宁波与上海，上海与宁波，
联系紧密。早年间，两地居民来
往大多离不开海上交通。

甬沪间通客轮始于清同治三
年 （1864年），美籍旗昌轮船公司

“湖北”“江西”两轮率先营运宁
波至上海定期客运航线，两轮对
开 ， 每 月 三 航 次 。 同 治 八 年

（1869 年）， 英 籍 中 国 航 海 公 司
“北京”“盛京”两轮也加入该航
线 。 光 绪 元 年 （1875 年），“ 北
京”“盛京”两轮停航，中国轮船
招商局先以“德跃”轮营运甬申
线，此乃国轮首次航行甬申线，
不 久 又 以 “ 大 有 ” 轮 代 之 。 同
年，加入该航线营运的还有丹麦
籍定隆洋行“彭格海”轮。

其后，不断有轮船加入该航
线的竞争，也不断有轮船退出。
如民国 25 年（1936 年），营运甬申
线的轮船有 5 艘。1945 年 8 月抗战
胜利后，营运甬申线的船舶有轮船
招商局“江亚”轮、“江静”轮，宝华
商轮公司“大华”轮等共9艘。

1990 年 11 月，宁波海运公司
“天一”轮投入甬申线，至年末，

营运甬申线的客轮共 6 艘，其中
“甬兴”轮日始发2班次，“新”字
号客轮 2 艘各始发 1 班次，“天
一”轮隔日始发1班次。年旅客流
量 147.9万人次，其中到港 73.3万
人次。

随着时代发展，至 2001 年 6
月，通航130多年的宁波至上海客
运航线悄然停航。

我的爷爷奶奶家在上海，早
年父亲在外省工作，我被寄养在
宁波外婆家。每逢春节，雷打不
动 的 是 我 们 一 家 人 会 去 上 海 相
聚，我要到位于外马路上的轮船
码头乘坐客船，这一习惯延续多
年。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轮船码
头，经常呈现人声鼎沸的景象，
尤其是轮船启锚前的那一刻，载
着百多号旅客的 2000 余吨的钢质
船在汽笛声中缓缓起航，由缓渐
快，驶离甬江……

记得有一年的隆冬，我乘船
去上海，船舱内阴冷难挡，我的
铺位在二等舱下铺。尽管还是下
午 4 点多，可是天色却已暗淡下
来，被阵阵寒意包围的我，不由
产生一丝莫名的伤感情绪。客舱
顶上两盏昏暗的汽灯似有气无力
地发出微弱的光芒，外加空气中
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浑浊臭味及来
自江水的咸腥味，令我感到很不

舒服。
我 知 道 这 一 回 自 己 又 晕 船

了。天很快暗了下来，我拿出外
婆 给 我 事 先 准 备 的 干 粮 权 当 晚
饭，稍后，又到船舷边溜达了一
小会儿。风有点儿大，怕冷的我
又迅速逃回下铺，盖上船上提供
的 那 条 灰 黑 色 带 红 边 线 的 大 毛
毯，好让瘦小的身子暖和点。伴
着轮船马达声的节奏，我很快进
入了梦乡。等一觉醒来，天已渐
亮，人们的说话声传来，却原来
船已抵达上海十六浦码头……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我内心
充满感慨。家父系土生土长的上
海人，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大学
生，毕业后分配至外地工作，后
于 1971 年调到宁波。爷爷奶奶还
健在那会儿，逢年过节我们会去
上海探望他们。到奶奶家或亲戚
家后，我们一般只是蜻蜓点水式
地 进 行 一 些 礼 节 性 的 拜 访 与 问
候，因为一是长辈们上了年纪，
有的自身也需要人照顾；二是上
海人住房面积普遍不大，接待客
人会存在诸多不便，因此我们要
么在宾馆住宿，要么早早返回。
总之，不愿多添麻烦。

“乡音无改鬓毛衰”，恰是老
父的最好写照。其实他在上海仅
生活了不到 20 年的时间，但沪音

依旧。年过八旬的父亲，如今自
然而然成了一个地道的 宁 波 人 ，
然 而 ， 他 对 上 海 还 是 怀 有 很 深
的 感 情 ， 比 如 ， 他 每 天 晚 上 会
收 看 东 方 台 等 一 些 上 海 的 电 视
节 目 ， 平 时 也 比 较 关 注 上 海 的
人与事。

至于我，有关上海的点滴之
事至今仍然记忆深刻。小时候居
住过的老屋，走过的上海老街如
四川北路、山阴路、溧阳路、长
春路、海伦路、多伦路，还有经
常去的公园如虹口公园、西郊公
园、长风公园，乃至弄堂里的人
或事，总是不能忘却。冬日里，
我经常去弄堂口的一家大众浴室，
夏天，则到“汰衣裳作坊”（即为洗
染店）去找那里员工的孩子一起玩
捉迷藏。出了弄堂，靠街边的一家
食品商店里出售桃瓣、话梅、糖果、
饼干，至今回味无穷……我还听父
亲讲过，离我们居所不远的一条弄
堂里，出过一位英雄人物，此人
便是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 主
人公李侠的原型李白。

岁月匆匆，转眼间人生已过
去几十年。没有高速公路、没有
跨海大桥的时代，甬沪之间主要
靠轮船航线相牵，今天的人们还
会想起轮船码头曾经的兴盛与繁
忙吗？

甬沪海上一“线”牵

1914年，宁波历史上第一个火车站建成，甬曹铁路正式通车，这个
火车站就坐落于当时的甬江北岸。现迁建修缮的甬曹铁路宁波车站纪念
馆，位于大庆南路与新马路交叉口，为一幢按原样复建的民国特色砖瓦
房。 （丁安 绘）

甬曹铁路宁波车站纪念馆

①过去，观海卫被称作“卫里”，这是1988年北门卫山上拍摄的“卫里”。
②十字东街是当年临山卫最主要的街道。
③王家街是老观海卫的主街之一，因住过王总兵而得名，右边木栅栏内住过张参将。 （桑金伟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洽成阊门。
②门头上镌有“润庄”二字。
③村口的长寿桥。

（仇赤斌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